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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早就有编写书画史的传统，但美术

史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是20世纪开始的。随着西

学的引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美术史正式列入

政府的学科科目，发布在1912年教育部文件《师

范学校课程标准》中。而在高等院校中建成第一

个美术史系，是1957年设立在中央美术学院的

美术史系。

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个美术史系创建后的60

年中，我是“文革”前的首批本科毕业生，“文革”

后的首批毕业研究生，毕业后又留校任教，还在

1987至1997年奉派主持系务。除去“文革”前后

的13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已经44年了，可以

说见证了美术史专业的初生、发展、成熟、壮大的

全过程，对母校母系自然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

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在历史的浮沉中

有两次重大的沉寂。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斗争

的扩大化，导致美术史系停办，学生星散，分别转

校转系。第二次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停课闹

革命，师生饱受冲击，治学也受到了以论代史的

“儒法斗争美术史”指令的波及，偏离了学术轨

道。“文革”以前，是新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开创阶

段。我的老师们筚路蓝缕，在滕固等前辈的基础

上，奠定了新中国美术史学基础，造就了最早的

专业学人。后至世纪之交是中央美院美术史系

在改革开放中发展成熟的阶段，承前启后，有所

开拓，有所发展。新世纪初以来，也即人文学院

成立和高校美术史年会开办以降，是美术史学

科阔步前进和扩展延伸的时期，引领学科，影响

日增。我作为老教师，已经基本退出了教学的第

一线，杂事踵接，学殖荒疏，精力大不如前，然而

正如蒲松龄所说“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视”，积

习难改，熟处难忘，经常被年轻学者的成就所鼓

舞，在他们的观看和步履中得到启发，不免思考

专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自古及近，中国美术史学积淀了三大传统，

一是书画史学为主的古代传统，比较重视作品的

可信，风格与内涵兼顾，史与论结合，创作与鉴赏

并重。二是近代引西入中化为己有的传统，既与

新史学、新美术和现代美术教育紧密连在一起，

又把中国美术放到历史进程与世界范围中，在西

方文化的冲击下，把美术的改革复兴奠立在文化

自信、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三是新中国和新时期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传统，以及在反思“文革”、

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开拓创新的传统。

三点思考的第一点是造型与图像，是怎样看

待和使用美术史研究的造型与图像。大家都说当

下是图像时代，美术史拥有大量的图像资源，不

仅可以用来研究美术本身，而且可以用于研究历

史，研究诸多人文学科，以图证史。随着美术史

中图像资源被广泛使用，美术史学也从边缘学科

上升为当代显学。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问

题是：怎样看美术史的学科任务，是研究美术的

历史，还是用美术研究历史。2000年文化部艺术

司与中央美院合办了一个研讨会，名为“回顾与展

望——中国20世纪美术史学学术研讨会”。在这

个会上，北京大学的朱青生教授就和我讨论了这

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美术作品中的造型形象，

亦美术图像，是否等同于网络时代的影像。实际

上，美术作品中的图像，或称艺术形象，或称艺术

意象，或称造型形象，它是美术家个性化的创造，

离不开特定的物质材料，离不开特定的艺术语言，

也离不开美术家的造型观念，还离不开灵巧敏捷

的双手，或者不似似之，或者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虽然进入过历史，但并不是历史的被动记录。

无疑，美术的历史需要研究，用美术研究历

史也无可非议，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美术图像的长

处及其局限，不同美术图像在何种程度与何种意

义上发挥美术图像的以图证史的举证和推理作

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由此我也想到，潘公

凯先生召集的一次近现代美术史研讨，会上来自

社科人文领域的专家说，大家都用图像搞研究，

你们美术史家使用图像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吗？或

许，这是提问，也是鞭策。通过他的提问，我想到

一个美术史家在研究上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想

到用美术史研究历史，代替不了研究美术的历

史，善于研究美术历史的学者，有可能把握美术

图像作为现实再创造的特点，既可以研究艺术规

律，总结艺术经验，给艺术家提供历史的智慧，也

可以审慎地发挥不同美术图像与视觉语言在研

究历史人文方面的长处，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发

挥美术史专家不具备的长处。

第二点是本位与跨界。是美术史本身的研

究，还是跨越美术史边界的研究。先从高居翰提

问说起，上世纪80年代中，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已

经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一次高居翰问我，世界上

的美术史系普遍设在综合大学，为什么你们中国

偏偏设在美术学院？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能离开

画家而独立呢？对此，我专门访问了金维诺先生

和其他老教师。他们说，当时有两种考虑，一种以

江丰为代表，主张设在美院，另一种以北大的翦伯

赞为代表，主张设在北大。最终报给上级，还是设

在美院了。美术史系开始设在美院，说明决策者优

先考虑的是美术史专业与培养美术人才的关系，

可能与美术创作迫切期待理论指导的现实需要

有关，也离不开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学传统。

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和绘画史，绝大部分是

通史，为美术院校开设课程而写，以便在宏观叙

事中阐述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探索中国美术前进

的方向。

惟其如此，上世纪6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

培养美术史人才，比较注意史与论的结合、创作

与鉴赏的兼顾、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我考本科时

看到的简章，就写明了培养美术史、美术理论和

美术鉴赏人才。我读本科时，前三年每周都有半

天美术实践课，以便在实践中理解艺术理论，培

养视觉审美能力，锻炼直觉感悟力，造就把握艺

术品质的能力。这可能是当时老师们的设想。新

世纪以来，随着大美术概念的兴起，美术史学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纯美术、

工艺美术，而是一切美术领域，甚至涵盖了全部

视觉对象。美术史学正在成为以图像为媒介，深

入探讨社会人文种种问题的基础学科，成为“一

个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

法的交汇之地和互动场所”，美术史系也不再仅

仅设在美术院校，也成为综合大学的专业。作为

人文学科的美术史，要求学者具备人文社科素

养，不被专门的领域所局限，甚至以百科全书式

的通才自立，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研究的对象是

丰富生动的，处于各种复杂的联系之中，是多种

学科的对象，因此通晓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是非常有益的。过去王逊先生、金维诺先生一直

鼓励我们通晓文史哲，掌握有关学科的知识基

础和研究方法，以便在没有相关学科的成果可

以参照时，自己去研究。但目的不是跨出去而

已，也还是要走回来。我想，在美术学院从事美

术史研究，既不免要面对艺术学徒，也有深入研

究艺术本体的条件。因此从本体和他律的连接

上，既可以合理地打通跨越学科地处理二者的

关系，也仍然可以把研究美术史学本身视为一种

方向。如果说用图像研究历史是为了“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那么用图像研究美术史还可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安顿精神，提升心

灵，实现人文关怀。

第三点是自立与他山。也就是怎样处理民族

传统、现实需要与借鉴外国的关系。在上世纪80

年代初，西方美术史中赞助人的研究取向，被用

于美国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也开始介绍到中国

来。这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只关注赞助人以经

济力量影响画家的创作，但忽视了艺术家的独创

性，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书画鉴藏与创作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用。因为，中国古代的公私

收藏，主要对象是历史上的经典作品，重要的功

用之一是体现对传统的拥有、对文化的守护，获

得阐释传统的视觉资源，没有按需订件那么简

单。百年以来，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置身于中西

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条件下，又离不开中国传

统，所以在美术史的研究上，一是采用外国的良

规加以发挥，另一条路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

新机，既要借鉴他山，更要卓然自立，如果把一种

引进理论方法脱离本身实际当成教条，就不是丰

富了研究的工具，而是给自己套上了枷锁。西方

的美术史家，包括西方研究中国古今美术的专

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们钻研学术的精

神，他们对中外交流的贡献，都应当给予充分评

价。也应该看到，他们治史中的理论见解，有些反

映了不同民族美术的共同问题，甚至揭示了客观

真理的一些方面，并没有他者的局限。“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诗句提示我

们，了解山外他者对“庐山”的观察，可以克服自

己的局限。西方美术史家的“他者的眼光”，无疑

也对开拓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很有启发，何况实现

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重

新审视自己的文化。

不过，历史的经验表明，美术史的建设在古

与今的关系上，不能不以继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为基础，对西方学者所见不及的优秀民族传统，

尤其需要珍视。在中与外的关系上，又不能不提

倡学习借鉴外来文化而反对生搬硬套，关键在于

消化吸收，在于保持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价值观

念，而不是丢掉本民族的好东西。10年前开始的

首届年会，以“问题与方法：对20世纪美术史论

研究的反思”开始，回顾以往；这一届则是“美术

史在中国”，面向未来。美术史在中国，建立的第

一个专业系已经60岁了，六十而耳顺了。学术不

分新旧中外，记得巫鸿先生提出过一个让大家思

考的问题：传统中国美术对整体的人类美术史做

出什么最独特、也是最有价值的贡献。我想不妨

转换成：中国美术史研究如何在融入国际学术的

同时，以中国特色为全球化下跨文化的美术和美

术史研究提供独特的经验和不可替代的贡献，这

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讨的。

（本文系作者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科
创立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一届全
国高等院校美术史学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科创立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科创立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关于中国美术史学的一点思考
□薛永年

聚焦聚焦
11月17日至26日，“美在新时代——庆祝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在北京举行。本次展览从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中精选近现代名家大师作品200余件套，吸引了众多观众

前往参观。在北京凛冽的寒冬里，在中国美术馆看展的队伍绵延数千米，其间还有许多老人小孩特意前来。由于太过火爆，本次展览将于12月择期再展，这次展览的盛况再次证明，真正的精品力

作从来都不缺关注和掌声，那些“高原之上”的“高峰”之作永远都具有暗流深潜的力量。

□吴为山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大里程碑，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纪元。“文运同

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些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变革

也发生在文艺领域。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

视文艺工作，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文艺创作指明方向。在第十次文代会

第九次文代会上又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更加坚定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信念和追求。

中国美术馆是典藏美、展示美、传播美的中心，在新时代必

须毫不动摇紧跟时代的进程，承担起历史使命。美术馆不仅要

具备一般美术博物馆的这些功能，更要发挥新时代精神价值引

领作用，勇立潮头，为社会树正气，为时代造像，为人民抒怀。

美在新时代就是要全面深刻认识美术近现代以来发生的深层

变革，梳理好百年来由美术革命到革命美术再到社会主义美术

的发展演变脉络，认识民族艺术如何穿越世纪、在东西方文化

的碰撞激荡中顽强奋进以及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的价值观念的

变革、思潮的碰撞、生命理想的涌动和由此释放出的美术创造

活力。美在新时代就是要对中国美术的发展道路有自信，对中

国美术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有自信，对中国美术的思想体系、文

化价值有自信，对中国特色的美术体制有自信，更对美术家的

创造力有自信。美在新时代就是要推动中国美术传统在当代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宏观格局中理

性、辩证地看待传承与创新、民族与世界的问题，在凝视与对话

中找准自身文化的坐标，坚定信仰和追求。

本次展览从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中精选近现代大师名家

作品200余件套，占用中国美术馆一层展厅。其中，一部分展

厅从家属捐赠老舍、胡絜青藏画中的晚清赵之谦、何绍基作品

开始，到民国初期海派任伯年、吴昌硕诸家承上启下的作品，到

齐白石、傅抱石、叶浅予、李可染等从传统中开拓出花鸟、山水、

人物画的作品；另一部分展厅则呈现了徐悲鸿、林风眠、庞薰琹

融合中西，油画、国画双管齐下，传承与引进相结合，开宗立派

建构学术体系，吴作人、吴冠中发扬各自传派，登上艺术高峰的

局面。这些大师、名家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在时代主题发生转

变、古今中西艺术融汇激荡的语境下直面现代性的挑战，从传

统正脉和中体西用的实践创新中重新鼓荡起中国美术的堂堂

士气、振作起民族精神，为中国美术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些中

国美术的大师和精英无不底蕴深厚，并由深层的文化自觉和自

信激发出弘道精神，无论在国画、油画中都体现出正大、至刚、

至中、至正的精神品质，也表现了中国人亲近自然、赞美自然，

发现美、创造美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典之所以

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

气。”这些经典铸造了历史的辉煌，闪耀着时代的光芒。而活

化经典，弘扬精神，激励创新永远是中国美术馆不变的初心。

活化经典活化经典 从中华文化中汲取力量从中华文化中汲取力量

叶浅予《凉山舞步》（国画）1964年

庞薰琹《背篓》（水彩）1946年

李可染《暮韵图》（国画）

齐白石《公鸡》（国画）1935年

林风眠《油灯花果》（水彩）1960年徐悲鸿《奔马》（国画）1944年
陈师曾《花卉·山水扇面册之三》（国画）


